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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少壯的人間佛教
（壹）印順導師的「人間佛教」雖受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的啟發，但多少有些不同
宣揚「人間佛教」，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，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。
一、經證不同：虛大師認為末法時期應修「依人乘而趣大乘行」，但印順導師認為這沒有經說的依據
一、（民國二十九年）虛大師在『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』中，說到「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」
，以為現在進入「依人乘行果，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」；應「依著人乘正行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，……由此向上增進，乃可進趣大乘行」。這是能適應現代根機，但末法時期，應該修依人乘而趣大乘行，沒有經說的依據，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。反而有的正在宣揚：稱名念佛
，是末法時期的唯一法門呢
！所以我要從佛教思想的演化中，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。
（附表一）引用資料來源：印順導師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（p.480-482）

	三個階段時期
	三個階段所依
	三個階段的趣向
	關鍵內容

	正法時期
	依聲聞乘行果
	趣發起大乘心
	如來出世的本懷，到法華會上，才把這本懷說出來：……「汝等所行，是菩薩道」

	像法時期
	依天乘行果
	趣獲得大乘果
	依這天國身、天國土，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，這是密淨的特點

	末法時期
	依人乘行果
	趣進修大乘行
	依聲聞行果，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；
依天乘行果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


二、判教不同：虛大師的思想核心是「後期大乘」，但印順導師贊同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佛法」
（一）虛大師：思想核心還是中國傳統佛教，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，是屬於「後期大乘」
二、大師的思想，核心還是中國佛教傳統的。臺、賢、禪、淨（本是「初期大乘」的方便道）的思想，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，是屬於「後期大乘」的。這一思想在中國，我在〈談入世與佛學〉中，列舉三義： 
一、「理論的特色是至圓」；
二、「方法的特色是至簡」；
三、「修證的特色是至頓」。

在信心深切的修學者，沒有不是急求成就的。「一生取辦」
，「三生圓證」
，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」
，「立地成佛」
，或「臨終往生淨土」，就大大的傳揚起來。
（二）印順導師：不贊同後期佛教的「佛德本具論」，而贊同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行解
真正的大乘精神，如彌勒的「不修（深）禪定，不斷（盡）煩惱」
，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，在「至圓」、「至簡」、「至頓」的傳統思想下，是不可能發揚的。
大師說：中國佛教「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」，思想與實行，真是這樣的不相關嗎？不是的，中國佛教自以為最上乘，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！
遲一些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
，而開展即身成佛的「易行乘」，可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。我從印度佛教思想史中，發見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──佛德本具（本來是佛等）論，所以斷然的贊同「佛法」
與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行解
。
三、史觀不同：印順導師認為人間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成佛就是天上成佛，沒有模稜兩可的餘地
三、佛法本是人間的，容許印度群神的存在，只是為了減少弘傳的阻力，而印度群神，表示了尊敬與護法的真誠。如作曼荼羅
，天神都是門外的守衛者，少數進入門內，成為外圍分子。

（附表二）引用資料來源：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（p.40-43）
	第一時期：原始佛法
	第二時期：大乘佛法
	第三時期：秘密大乘佛法

	初期佛教，以出家的聲聞僧為中心
	大乘教興起的時代，也約有五百年。佛教的中心是演變了。處於佛教中心的佛與弟子，都現為在家相。
	第三期的佛教，那些現在家慈和的菩薩，又移到外圍去了。至於現出家解脫相的，在最外圍，簡直是毫無地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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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乘佛法」，由於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，天（鬼神）菩薩也出現了，發展到印度的群神，與神教的行為、儀式，都與佛法融合。這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，所以民國三十年，寫了〈佛在人間〉，明確的說：「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
兩可的餘地！」

（貳）從佛教的發展過程中，抉擇佛法的本質
一、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如童真到壯年，一般是生命力強，重事實
從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，衰落而滅亡，我譬喻為：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童真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，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
，轉眼衰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。」

存在於世間的，都不出「諸行無常」，我以這樣的看法，而推重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的。童真到壯年，一般是生命力強，重事實，極端的成為唯物論，唯心論是少有的。
二、後期佛教與祕密大乘契合老年心態的理由
（一）唯心思想的大發展
由壯年而入老年，內心越來越空虛（所以老年的多信神教），思想也接近唯心（唯我、唯神）論。是唯心論者，而更多為自己著想。為自己身體的健在著想，長生不老的信行，大抵來自早衰與漸老的。老年更貪著財物，自覺年紀漸老了（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有千歲憂」），多為未來的生活著想，所以孔子說：老年「戒之在得」
。
印度「後期佛教」與「秘密大乘」，非常契合於老年心態。唯心思想的大發展，是一。
（二）即身成佛的迫切感

觀自身是佛，進而在身體上修風
、修脈
、修明點
，要在大歡喜中即身成佛，是二。
（三）圓熟的嚴密思想體系，知識經驗豐富

後期的中觀派、瑜伽行派，都有圓熟的嚴密思想體系，知識經驗豐富，是三。
三、從教典得來的信念——推崇人間的佛陀、人間的佛教，為佛法而學，為佛教而學 
我在這樣的抉擇下，推重人間的佛陀，人間的佛教。我初學佛法──三論與唯識，就感到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。存在於內心的問題，經虛大師思想的啟發，終於在「佛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，而得到新的啟發。我不是宗派徒裔（也不想作祖師），不是講經論的法師，也不是為考證而考證、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。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，「為佛法而學」、「為佛教而學」，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，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，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！

（叁）人間佛教要略
一、從教典自身，探求適應現代的佛法，回到佛法本義，現實人間的佛法
我早期的作品，多數是講記，晚年才都是寫出的。講的寫的，只是為了從教典自身，探求適應現代的佛法，也就是脫落鬼化、神（天）化，回到佛法本義，現實人間的佛法。我明確的討論人間佛教，民國四十年曾講了：〈人間佛教緒言〉，〈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〉，〈人性〉，〈人間佛教要略〉。在預想中，這只是序論而已。

二、略說「人間佛教要略」的含意

這裏略述〈人間佛教要略〉
的含義。
（一）論題核心：人間佛教的核心，人、菩薩、佛，依次進修

一、「論題核心」，是「人，菩薩，佛──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」。從人而發菩薩心，應該認清自己是「具煩惱身」（久修再來者例外），不可裝腔作勢，眩惑神奇。要「悲心增上」，人而進修菩薩行的，正信正見以外，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業，以護法利生。
（二）理論原則：
二、「理論原則」是：
1、法與律合一

「法與律合一」。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是「佛法」化世的根本原則。重法而輕律，即使心在入世利他，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。
2、緣起與空性的統一
「緣起與空性的統一」：這是「緣起甚深」與「涅槃甚深」的統一，是大乘法，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。
3、自利與利他的統一
「自利與利他的統一」：發心利他，不應忽略自己身心的淨化，否則「未能自度，焉能度人」？所以為了要利益眾生，一定要廣學一切，淨化身心（如發願服務人群，而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一樣）；廣學一切，只是為了利益眾生。不為自己利益著想，以悲心而學而行，那所作世間的正業，就是菩薩行。
（三）時代傾向
1、青年時代
三、「時代傾向」：現在是「青年時代」，少壯的青年，漸演化為社會中心，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。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。適應少壯的佛教，必然的重於利他。人菩薩行的大乘法，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。

2、處世時代
現在是「處世時代」：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，佛與弟子，經常的「遊化人間」。就是住在山林，為了乞食，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
，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。修菩薩行的，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，傳播法音，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原則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
3、集體（組織）時代
現在是「集體（組織）時代」：摩訶迦葉修頭陀行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
；優波離想獨處修行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；釋尊自己是「佛在僧數」的。
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，正法久住的，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適應現代，不但出家的僧伽，要更合理（更合於佛意）化，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，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（不是為個人謀取名位權利）。
（四）修持心要：菩薩行應以信、智、悲為心要

四、「修持心要」：菩薩行應以信、智、悲為心要，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我曾特地寫了一篇〈學佛三要〉，三要是信願（大乘是「願菩提心」），慈悲，（依緣起而勝解空性的）智慧。
「有信無智長愚癡，有智無信長邪見」
；如信與智增上而悲心不足，就是二乘；如信與慧不足，雖以慈悲心而廣作利生善業，不免是「敗壞菩薩」（修學菩薩而失敗了）。所以在人間而修菩薩行的，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！
（附表三）引用資料來源：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（p.68）；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（p.18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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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解脫道與慈悲心行
（壹）早期傳統的佛教界，可能會不願探究，道聽塗說而引起反感，或陷於外向的庸俗化
虛大師提倡「人生佛教」（我進而稱之為「人間佛教」）
，民國四十年以前，中國佛教界接受的程度是微小的；臺灣佛教現在，接受的程度高些。
但傳統的佛教界，可能會不願探究，道聽塗說
而引起反感；在少數贊同者，也可能忘卻自己，而陷於外向的庸俗化。世間是緣起的，有相對性，副作用，不能免於抗拒或俗化的情形，但到底是越減少越好！

（貳）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如何能作為「人間佛教」──人菩薩行的根本
一、大乘、小乘，是在佛教發展中形成的
「人間佛教」是重於人菩薩行的，但對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
」，或者會覺得離奇的。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，想像為（出家的）隱遁獨善，缺少慈悲心的，怎麼能作為「人間佛教」──人菩薩行的根本？
不知佛法本來無所謂大小，大乘與小乘，是在佛教發展中形成的；「小乘」是指責對方的名詞。
二、出家與在家弟子，都是修解脫行的，以解脫為終極目標
釋尊宏傳的佛法，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，以出家（沙門）弟子為重心，但也有在家弟子。出家與在家弟子，都是修解脫行的，以解脫為終極目標。
（一）八正道為出家與在家弟子，同修解脫行皆應具備的修持
解脫行，是以正確的見解，而引發正確的信願（正思惟──正志）。依身語的正常行為，正常的經濟生活為基，而進修以念得定，引發正慧（般若、覺），才能實現解脫。
（二）雖同為佛弟子，但出家與在家的正命不同
八正道的修行中，正命是在家、出家不同的。出家的以乞求信施而生活，三衣、缽、坐臥具及少許日用品外，是不許私有經濟的。
在家的經濟生活，只要是國法所許可的，佛法所贊同的，都是正當的職業，依此而過著合理的經濟生活。
三、在家多行財施，出家多行法施

（一）出家多行法施，負起啟發、激勵人心，向上向解脫的義務
出家的可說是一無所有，財施是不可能的。
出家人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「遊化人間」（除雨季），每天與一般人相見，隨緣以佛法化導他們。佛法否定當時社會的階級制，否定求神能免罪得福，否定火供──護摩，不作占卜、瞻相
、咒術等邪命，而以「知善惡，知因果，知業報，知凡聖」
來教化世人。
人（人類也這樣）的前途，要自己來決定：前途的光明，要從自己的正見（正確思想）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──正當的行為中得來；解脫也是這樣，是如實修行所得到的，釋尊是老師（所以稱為「本師」）那樣，教導我們而已。
所以出家弟子眾，是以慈和嚴肅、樸質清淨的形象，經常的出現於人間，負起啟發、激勵人心，向上向解脫的義務，稱為「法施」（依現代說，是廣義的社會教育）。
（二）在家弟子多行財施，如供養父母、尊長、三寶，公共福利事業
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，正行，也有為人說法的，如質多長者
。在家眾多修財物的施予，有悲田，那是慈濟事業；有敬田，如供養父母、尊長、三寶
；有「種植園果故，林樹蔭清涼（這是印度炎熱的好地方），橋船以濟度，造作福德舍，穿井供渴乏，客舍供行旅」的
，那是公共福利事業了。
（三）世人對出家、出世的誤解，不知「出世」是超勝世間，不是隱遁
佛教有在家出家──四眾弟子，而我國一般人，總以為佛教就是出家，誤解出世為脫離人間。不知「出世」是超勝世間，不是隱遁，也不是想遠走他方。佛制比丘「常乞食」，不許在山林中過隱遁的生活，所以我在〈佛在人間〉中，揭示了（子題）「出家，更接近了人間」
，這不是局限於家庭本位者所能理解的。

（叁）佛世時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，是互不相礙的
一、佛法的究竟理想，不能說只論解脫，而沒有慈悲利他的
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，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，也許會覺得離奇的。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，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，是並不相礙的。雖受時代的局限，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，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，而沒有慈悲利他的。
二、佛陀時代行財施與法施、忘我為人的實例
（一）在家聖弟子：樂善好施的須達多、梨師達多弟兄與犧牲自我的摩訶男
舉例說：佛的在家弟子須達多，好善樂施，被稱為給孤獨長者
。梨師達多弟兄
，也是這樣。摩訶男
為了保全同族，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。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，能說修解脫道的沒有道德意識嗎？
（二）出家比丘
1、忘己為人的富樓那
佛世的出家比丘，身無長物，當然不可能作物質的布施，然如富樓那
的甘冒生命的危險，去教化麤獷
的邊民，能說沒有忘我為人的悲心嗎？比丘們為心解脫而精進修行，但每日去乞食，隨緣說法。
2、比丘為人說法，是出於對人的關懷，希望別人能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脫
為什麼要說法？經中曾不止一次的說到。如釋尊某次去乞食，那位耕田婆羅門，譏嫌釋尊不種田（近於中國理學先生的觀點，出家人是不勞而食）。釋尊對他說：我也種田，為說以種田為譬喻的佛法
。耕田婆羅門聽了，大為感動，要供養豐盛的飲食，釋尊不接受，因為為人說法，是出於對人的關懷，希望別人能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脫，而不是自己要得到什麼（物質的利益）。解脫的心行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的。
（肆）佛滅後，有些思想遠離了佛法本質

一、四無量心之解脫深義，是解脫心與道德心
釋尊滅後，佛教在發展中，有的被稱為小乘，雖是大乘行者故意的貶抑
，有些也確乎遠離了佛法的本意。
如佛世的質多長者，與比丘大德們論到四種三昧（或作「解脫」）──無量三昧，空三昧，無所有三昧，無相三昧
。
無量三昧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──四無量心。慈是給人喜樂，悲是解除人的苦惱，喜是見人離苦得樂而歡喜，捨是怨親平等：慈悲等是世間所說的道德意識了。
但在離私我、離染愛──空於貪、瞋、癡來說，無量與空、無所有、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，卻是一致的，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。但在（小乘）佛教中，無量三昧被解說為世俗的，也就是不能以此得解脫的。
二、戒律之意義
（一）毘尼是世界中實，戒有時地的適應，不應拘泥固執
又如戒，在律師們的心目中，是不可這樣，不可那樣，純屬法律的，制度的。有的不知「毘尼是世界中實」
，不知時地的適應，拘泥固執些煩瑣事項，自以為這是持戒。
（二）戒的本義：性善，數習善道，不自放逸
然三學中戒[尸羅]的本義，並不如此，如說：「尸羅（此言性善）。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」
；「十善道為舊戒。……十善，有佛（出世）無佛（時）常有」（《大智度論》卷一三、四六）。

尸羅，古人一向譯作「戒」，其實是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」
，也就是樂於為善，而又謹慎的防護（自己）惡行的德行。這是人類生而就有的，又因不斷為善（離惡）而力量增強，所以解說為「性善」，或解說為「數習」
。
（三）十善道與尸羅以人間的道德規範為基礎，進而以己度他情
1、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
尸羅是人與人間的道德（狹義是「私德」）軌範，十善是印度一般的善行項目，所以不只是佛弟子所有，也是神教徒，沒有宗教信仰者所有的。尸羅，是不一定受戒（一條一條的「學處」，古人也譯為戒）的，也是可以受的。
2、戒，本是出於自覺、理性，內心中含有慚愧與慈悲
受戒，本是自覺的，出於理性，出於同情，覺得應該這樣的。如十善之一──不殺生，經上這樣說：「斷殺生，離殺生，棄刀杖，慚愧，慈悲，利益安樂一切眾生」（『增支部』「十集」）
。「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殺彼？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」（《雜阿含經》卷三七）
。
不殺生，是「以己度他情」的。我不願意被殺害，他人也是這樣，那我怎麼可以去殺他！所以不殺生，內心中含有慚愧──「崇重賢善，輕拒暴惡」的心理；有慈悲──「利益眾生，哀愍眾生」的心理（依佛法說：心是複雜心所的綜合活動）。
3、深切了解由緣起的自他依存、自他相同，引發對他人的關懷與同情
不殺生，當然是有因果的，但決不是一般所說的那樣，殺了有多少罪，要墮什麼地獄，殺不得才不殺生，出於功利的想法。不殺生（其他的例同），實是人類在（緣起的）自他依存中，（自覺或不自覺的）感覺到自他相同，而引發對他的關懷與同情，而決定不殺生的。
（四）制戒是為了維護僧伽的和合、安樂、清淨而次第制立，也還是以慈心為本

釋尊最初的教化，並沒有一條條的戒──學處，只說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」；「身清淨，語清淨，意清淨，命清淨」
。一條一條的戒，是由於僧伽的組合，為了維護僧伽的和、樂、清淨而次第制立的。
制戒時，佛也每斥責違犯者沒有慈心
。可見（在僧伽中）制定的戒行（重於私德），也還是以慈心為本的。我曾寫有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
，〈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〉
，可以參閱。
（伍）小結

一、布施、持戒、修定，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，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

總之，佛說尸羅的十善行，是以慈心為本的；財與法的布施；慈、悲、喜、捨三昧的修習，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，所以名為無量，與儒者的仁心普洽
，浩然
之氣充塞
於天地之間相近。但這還是世間的、共一般的道德，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；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，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，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。

二、「初期大乘」菩薩道的開展，不離「佛法」的解脫道──般若，只是悲心要強些
「初期大乘」是菩薩道。菩薩道的開展，來自釋尊的本生談；「知滅而不證」（等於無生忍的不證實際）的持行者，可說是給以最有力的動力。
菩薩六度、四攝的大行，是在「一切法不生」，「一切法空」，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（空慧）而進行的。不離「佛法」的解脫道──般若，只是悲心要強些，多為眾生著想，不急求速證而已。

玖、人菩薩行的真實形象
（壹）人菩薩行以三心為基本──菩提心，大悲心，空性見
修學人間佛教──人菩薩行，以三心為基本，三心是大乘信願──菩提心，大悲心，空性見。
一、菩提心

（一）以佛為理想，理解而深信佛功德的偉大而引發大心
一、發（願）菩提心：扼要的說，是以佛為理想，為目標，立下自己要成佛的大志願。發大菩提心，先要信解佛陀的崇高偉大：智慧的深徹（智德），悲心的廣大（悲德），心地的究竟清淨（斷德），超勝一切人天，阿羅漢也不及佛的圓滿。這不要憑傳說，憑想像，最好從釋迦牟尼佛的一代化跡中，理解而深信佛功德的偉大而引發大心。
（二）世間法的相對改善，於眾生而言是好事，但唯有佛法的解脫正道，才能徹底解決

現實世間的眾生，多苦多難，世間法的相對改善，當然是好事，但不能徹底的解決。深信佛法有徹底解脫的正道，所以志願修菩薩行成佛，以淨化世間，解脫眾生的苦惱。
（三）要修習菩提心，志願堅定，以達到不退菩提心
依此而發起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願菩提心，但初學者不免「猶如輕毛，隨風東西」
，所以要修習菩提心，志願堅定，以達到不退菩提心。
二、大悲心

二、大悲心，是菩薩行的根本。
（一）大悲心為本之理由

慈能予人安樂，悲能除人苦惱，為什麼只說大悲心為本？佛法到底是以解脫眾生生死苦迫為最高理想的，其次才是相對的救苦。
（二）悲心，要從人類相互依存，到自他平等、自他體空去理解與修習

悲心，要從人類，眾生的相互依存，到自他平等、自他體空去理解修習的。如什麼都以自己為主，為自己利益著想，那即使做些慈善事業，也不能說是菩薩行的。
三、空性見

三、空性見，空性是緣起的空性。
（一）初學先建立世間正見

初學，應於緣起得世間正見：知有善惡，有因果，有業報，有凡聖。
（二）進一步知緣起無常、空、無我，依三解脫門契入涅槃

進一步，知道世間一切是緣起的，生死是緣起的生死。有因有緣而生死苦集（起），有因有緣而生死苦滅。
一切依緣起，緣起是有相對性的，所以是無[非]常──不可能常住的。緣起無常，所以是苦──不安穩而永不徹底的。這樣的無常故苦，所以沒有我[自在、自性]，沒有我也就沒有我所，無我我所就是空。
空，無願，無相──三解脫門
：觀無我我所名空，觀無常苦名無願，觀涅槃名無相。
（三）以無所得為方便，正知緣起而不著相

其實，生死解脫的涅槃，是超越的，沒有相，也不能說是無相。
大乘顯示涅槃甚深，稱之為空（性），無相，無願，真如，法界等。因無我我所而契入，假名為空，空（相）也是不可得的。
在大乘「空相應經」中，緣起即空性，空性即緣起，空性是真如等異名，不能解說為「無」的。這是依「緣起甚深」而通達「涅槃（寂滅）甚深」了。在菩薩行中，無我我所空，正知緣起而不著相，是極重要的。沒有「無所得為方便」，處處取著，怎麼能成就菩薩的大行！ 
四、信願、智慧、慈悲、三者缺一皆難成就菩薩道，而其中又以悲心更為重要
（一）大悲為上首
這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要的，悲心更為重要！如缺乏悲心，什麼法門都與成佛的因行無關的。

《曲肱齋叢書》
說到：西藏一位修無上瑜伽的大威德法門，得到了大成就，應該是成佛不遠了吧！大威德明王是忿怒相，這位修大威德而得大成就的，流露出凶暴殘酷的神情，見他的都驚慌失措，有的竟被他嚇死了！這位大成就者原來沒有修慈悲心。可見沒有慈悲心，古德傳來的什麼高明修法，都不屬於成佛因行的。
（二）三心是菩薩行所必備，但實踐要從切近處學習起
菩提心，大悲心，空性見──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備的，切勿高推聖境，要從切近處學習起！我曾寫有〈菩提心的修習次第〉，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〈自利與利他〉，〈慧學概說〉等短篇。

（貳）初學凡夫的菩薩行
一、依三心而修十善行
依三心而修行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初修菩薩行的，經說「十善菩薩發大心
」。

十善是：不殺生，不不與取[偷盜]，不邪淫（出家的是「不淫」），這三善是正常合理的身行。不妄語，不兩舌，不惡口，不綺語，這四善是正常合理的語（言文字）行。不貪，不瞋，不邪見，這三善是正常合理的意行。這裏的不貪，是不貪著財利、名聞、權力；不瞋就是慈（悲）心；不邪見是知善惡業報，信三寶功德；知道前途的光明──解脫、成佛，都從自己的修集善行中來，不會迷妄的求神力等救護。
	三業行
	十善行

	身行
	不殺生，不不與取[偷盜]，不邪淫（出家的是「不淫」）

	語行
	不妄語，不兩舌，不惡口，不綺語

	意行
	不貪，不瞋，不邪見


這十善，如依三心而修，就是「十善菩薩」行了。
二、自利與利他相互輾轉增上
或者覺得：這是重於私德的，沒有為人類謀幸福的積極態度，這是誤會了！佛法是宗教的，不重視自己身心的淨化，那是自救不了，焉能度人！經上說：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
。
怎樣的先度他呢？如有福國利民的抱負，自己卻沒有學識，或生活糜爛
，或一意孤行
，他能達成偉大的抱負嗎？所以菩薩發心，當然以「利他為先」，這是崇高的理想；要達成利他目的，不能不淨化自己身心。這就是理想要高，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。
菩薩在堅定菩提，長養慈悲心，勝解緣起空性的正見中，淨化身心，日漸進步。這不是說要自己解脫了，成了大菩薩，成了佛再來利他，而是在自身的進修中，「隨分隨力」的從事利他，不斷進修，自身的福德、智慧漸大，利他的力量也越大，這是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。
（叁）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對人間佛教的啟示，與推行的具體辦法
修人菩薩行的人間佛教，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有良好的啟示。
一、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」對人間佛教的啟示
（一）維摩詰長者，行六度利益眾生，普入社會，使別人向善、向上，引發菩提心
如維摩詰長者，六度利益眾生外，從事「治生」
，是從事實業；「入治政法」，是從事政治；在「講論處」宣講正法；在「學堂（學校）誘開童蒙」
，那是從事教育了。「淫坊」，「酒肆」
也去，那是「示欲之過」，「能立其志（不亂）」
。普入社會，使別人向善、向上，引發菩提心，這是一位在家大菩薩的形象。
（二）善財童子，所參訪的善知識，從不同事業，攝化有關的人，同向於成佛的大道

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，表示了另一意義。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，初三位
是出家的比丘；開示的法門，是（繫）念佛，觀法，處眾[僧]，正確的信解三寶，是修學佛法的前提。
其他的善知識，比丘、比丘尼以外，有語言學者，藝術工作者，建築的數學家，醫師，國王，鬻
香師，航海者，法官；總之，出家菩薩以外，在家菩薩是普入各階層的；也有深入外道，以外道身分而教化外道入佛法的。
善知識（後來又加了一些鬼神）們的誘化方便，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來教人，所以形成了「同願同行」的一群；也就是從不同事業，攝化有關的人，同向於成佛的大道（我依此而寫有〈青年的佛教〉
）。
二、推行佛法的具體辦法
（一）以四種正行
修行十善的佛弟子，能誘導家庭成員，而成為純正的佛化家庭
以自己所作而教人的，《阿含經》已這樣說：如修行十善，那就「自作」，「教他作」，「讚歎（他人）作」，「見（他人）作（而心生）隨喜」
，就是自利利人了。
這是弘揚佛法的善巧方便！試想：修學佛法（如十善）的佛弟子，在家庭中能盡到對家庭應盡的義務，使家庭更和諧更美好，能得到家庭成員的好感，一定能誘導而成為純正的佛化家庭。
（二）菩薩從自己所知所行以四攝法而引人學菩薩行
在社會上，不論是田間、商店、工廠……中，都有同一事務的人；如學佛者能成為同事中的優良工作者，知識與能力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德性，不只為自己，更能關懷他人，有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的表現，那一定能引化有緣的同事，歸向佛道的。
又如做醫師的，為病人服務，治療身病，心病，更為病人說到身心苦惱根源的煩惱病，根治煩惱病的佛道，從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學菩薩行，正是善財參訪各善知識利他的最理想的方法！

（肆）現代人間佛教利他的菩薩行
一、利他的菩薩行，不出於慧與福
從「初期大乘」時代到現在，從印度到中國，時地的差距太大。現代的人間佛教，自利利他，當然會有更多的佛事。利他的菩薩行，不出於慧與福。慧行，是使人從理解佛法，得到內心的淨化；福行，是使人從事行中得到利益（兩者也互相關涉）。
（一）慧行的主要活動是，使人正確理解，而有利於佛法的深入人心
以慧行來說，說法以外，如日報、雜誌的編發，佛書的流通，廣播、電視的弘法；佛學院與佛學研究所，佛教大學的創辦；利用寒暑假，而作不同層次（兒童，青年……）的集體進修活動；佛教學術界的聯繫……重點在介紹佛法，袪除
一般對佛法的誤解，使人正確理解，而有利於佛法的深入人心。
（二）福行的重點是，推行社會福利事業
以福行來說，如貧窮、疾病、傷殘、孤老、急難等社會福利事業的推行；家庭、工作不和協而苦痛，社會不同階層的衝突而混亂，佛弟子應以超然關切的立場，使大家在和諧歡樂中進步。
二、菩薩發心利他，要以佛法自我充實，站穩自己的腳跟才得
凡不違反佛法的，一切都是好事。但從事於或慧或福的利他菩薩行，先應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，以三心而行十善為基礎。否則，弘化也好，慈濟也好，上也者只是世間的善行，佛法（與世學混淆）的真義越來越稀薄了！下也者是「泥菩薩過河」（不見了），引起佛教的不良副作用。總之，菩薩發心利他，要站穩自己的腳跟才得！
拾、向正確的目標邁進
（壹）人菩薩行應重新抉擇佛法的真義與方便的施設
一、人菩薩行──人間佛教的開展，是適合現代的，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
人菩薩行──人間佛教的開展，是適合現代的，但也可能引起副作用。我以為，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，是應該確認肯定的。記得二十年前，有人問我：為什麼泰、錫等（小乘）佛教區，異教徒不容易發展，而大乘佛教徒卻容易改信異教？我當時只歎息
而無辭
以對。
二、佛法的寬容特性，從有原則的寬容到無限的寬容性
（一）釋尊的原始佛法，寬容是有原則的
這應該與佛法的寬容特性有關，但釋尊的原始佛法，寬容是有原則的。如不否認印度的群神，而人間勝過天上，出家眾是不會禮拜群神的，反而為天神所禮敬；「佛法」是徹底否棄了占卜，咒術，護摩
，祈求──印度神教（也是一般低級）的宗教行儀。
（二）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，為佛法所帶來的影響

大乘佛教的無限寬容性（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），發展到一切都是方便，終於天佛不二。中國佛教的理論，真是圓融深妙極了，但如應用到現實，那會出現怎樣情形？近代太虛大師，是特長於融會貫通的！三十年發起組織「太虛大師學生會」，會員的資格是：返俗的也好，加入異教的也好，「去陝北」的也好。在大師的意境中，「夜叉、羅剎亦有其用處」（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）
。
後來，學生會沒有進行。會員這樣的雜濫
不純，如真的進行組織活動，夜叉、羅剎（如黑社會一樣）會對佛教引起怎樣的負面作用？大乘佛教的寬容性，在有利於大乘流通的要求下，種種「方便」漸漸融攝進來，終於到達「天佛一如」的境界。
三、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方便有時空的適應性，也應有初期大乘「正直捨方便」的精神
我不反對方便，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方便有時空的適應性，也應有初期大乘「正直捨方便」
的精神。如虛大師在『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』中說：「到了這時候，……依天乘行果（天國土的淨土，天色身的密宗）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，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」！
虛大師長於圓融，而能放下方便，突顯適應現代的「人生佛教」，可說是希有希有！但對讀者，大師心目中的「人生佛教」，總不免為圓融所累！
四、臺灣佛教談人生、人間、人乘佛教，似乎漸漸興起來，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，契合佛法如實的少
現在的臺灣，「人生佛教」，「人間佛教」，「人乘佛教」，似乎漸漸興起來，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，契合佛法如實的少，本質上還是「天佛一如」。
「人間」、「人生」，「人乘」的宣揚者，不也有人提倡「顯密圓融」嗎？
如對佛法沒有見地，以搞活動為目的，那是庸俗化而已，這裏不必多說。
重要的，有的以為「佛法」是解脫道，道德意識等於還在萌芽
；
道德意識是菩薩道，又覺得與解脫心不能合一，這是漠視般若與大悲相應的經說。
有不用佛教術語來宏揚佛法的構想，這一發展的傾向，似乎有一定思想，而表現出來，卻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無礙的共存，還是無所不可的圓融者。
有的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而對佛法與異教（佛與神），表現出寬容而可以相通的態度。一般的發展傾向，近於印度晚期佛教的「天佛一如」，中國晚期佛教「三教同源」的現代化。為達成個己的意願，或許是可能成功的，但對佛法的純正化、現代化，不一定有前途，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（為神教侵蝕
而消滅）的隱憂。
五、真正的人菩薩行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

真正的人菩薩行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，而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」，如虛大師的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
（以錫蘭等佛教為小乘，虛大師還是承習傳統，現在應作進一步的探求）所說。

（貳）人菩薩行，不求速疾成佛
一、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之種種異說
以成佛為理想，修慈悲利他的菩薩道，到底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，這是一般所要論到的問題。或說三大阿僧祇劫，或說四大阿僧祇劫
，或說七大阿僧祇劫
，或說無量阿僧祇劫
；或說一生取辦，即生成佛等，可說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二、如悲願深而體悟甚深涅槃的無生忍菩薩，就沒有遲速成佛的疑惑了
人心是矛盾的，說容易成佛，會覺得佛菩薩的不夠偉大；如說久劫修成呢，又覺得太難，不敢發心修學，所以經中要說些隨機的方便。其實菩薩真正發大心的，是不會計較這些的，只知道理想要崇高，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。「隨分隨力」，盡力而行。修行漸深漸廣，那就在「因果必然」的深信中，只知耕耘，不問收穫，功到自然成就的。
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，那就體悟不落時空數量的涅槃甚深，還說什麼久成、速成呢？印度佛教早期的論師，以有限量心論菩薩道，所以為龍樹所呵責；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？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」（《大智度論》卷四）！
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又都覺得太久了，所以有速疾成佛說。
三、虛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，可說是人間佛教的最佳指南

太虛大師曾提出《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》，說到：「甲、非研究佛書之學者」，「乙、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」，「丙、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」，「丁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學者。……願以凡夫之身，學菩薩發心修行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」（《優婆塞戒經講錄》）
。想即生成佛，急到連菩薩行也不要了，真是顛倒！虛大師在佛法中的意趣，可說是人間佛教，人菩薩行的最佳指南！

（叁）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，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直進

一、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是純正契機的菩薩正常道
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不但是契機的，也是純正的菩薩正常道。下面引一段舊作的〈自利與利他〉；「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」的大心佛弟子，依菩薩正常道而坦然直進吧！

二、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，除堅定信願（菩提心），長養慈悲而外，主要的是勝解空性
「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，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。……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利眾生的本領，除堅定信 願（菩提心），長養慈悲而外，主要的是勝解空性。觀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了無自性，得二諦無礙的正見，是最主要的一著。
三、正見增上者，能逐漸的調伏煩惱，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

所以《雜阿含經》上說：「若有於世間，正見增上者，雖歷百千生，終不墮地獄」
。惟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這才能……，在生死中浮沉，因信願（菩提心），慈悲，特別是空勝解力，能逐漸的調伏煩惱，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。不斷煩惱（瞋，忿，恨，惱，嫉，害等，與慈悲相違反的，一定要伏除不起），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。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，眾生的利樂為利樂；我見一天天的薄劣，慈悲一天天的深厚，怕什麼墮落！惟有專為自己打算的，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。
四、初期大乘的共義：發願在生死中，常得見佛，常得聞法，世世常行菩薩道

發願在生死中，常得見佛，常得聞法，世世常行菩薩道，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，也是中觀與瑜伽的共義。
釋尊在《中阿含經》中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」
。〈瑜伽師地論〉解說為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
。……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空，即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修菩薩行成佛的大方便」！

（肆）結語
一、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，以理論的證明來導正「鬼化」或「天化」的佛法思想
末了，我再度表明自己：我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，寫了一些，也講了一些，但我不是宗派徒裔，也不是論師。我不希望博學多聞成一佛學者；也不想開一佛法百貨公司，你要什麼，我就給你什麼（這是大菩薩模樣）。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（非「鬼化」的人生佛教），而想進一步的（非「天化」的）給以理論的證明。
二、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
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
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這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
三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

現在，我的身體衰老了，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（佛教）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
�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　佛法總學》（p.526-p.28)：「一、依聲聞行果趣發起大乘心的正法時


期……由佛世時乃至正法的千年，是在依修證成的聲聞行果，而向於發起大乘心──即菩薩行果或佛的行果。…二、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……依這天色身、天國土，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。這是密淨的特點，與前期有所不同。…三、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……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，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，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為障礙了。所以在今日的情形，依著人乘正法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，保持人乘的業報，方是時代的所需，尤為我國的情形所宜。由此向上增進，乃可進趣大乘行──即菩薩行大弘佛教。」


�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（p.395）：念佛有多種：(一)、念佛相好。(二)、念佛功德，如


十力、四無所畏、三不護、大悲等。(三)、念佛實相，即觀念佛的真如法身。還有：(四)、中國盛行的稱名念佛。念佛法身，即是隨順觀察真如三昧。如精勤修習成就，雖不生西方，也能入發心住，不退失菩提心了。末法時代，念佛法身，是很難見到了。念佛功德、相好，也因心粗觀細而不容易成就。所以，目下的念佛法門，都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稱名了。


�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(p.258)：「念佛法門是易行道，然亦法門廣大。中國之念佛者，捨


一切佛而專念阿彌陀佛；捨功德、相好等而專稱名號，使廣大法門，狹而不廣，拘而不通！吾人應依經論所說，勿信末世人師！如自覺根性怯弱，尚不堪大心久行，則修易行方便道，如稱念阿彌陀佛等，藉此維護信心，自屬合理。如謂末法修行，非此不可，非此一法門不可，則是偏見曲說，故與經論相違！」


�詳參《太虛大師全書．第一編．佛法總學》「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」，p.510-530。其重點為：


第三期的看法：在民十二三年後。不為舊來宗派所拘束，而將釋尊流傳到現代的佛法作圓滿的判攝，這期可分教、理、行三者。


甲、教之佛本及三期三系…


乙、理之實際及三級三宗…


丙、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：1、依聲聞行果趣發起大乘心的正法時期，2、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，3、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。


�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(p.186)：


一、理論的特色是「至圓」……二、方法的特色是「至簡」……三、修證的特色是「至頓」……這一思想體系，大師說是大乘教理，其實是：大乘中的最大乘，上乘中的最上乘！勝於權大乘，通大乘多多！


� 參見明代袾宏撰《阿彌陀經疏鈔》卷1：「已知此經攝於頓教，少分屬圓，未知所具義理，當復云何？先明此經攝於頓者，蓋謂持名即生，疾超速證，無迂曲故，正屬於頓。正屬頓義者，以博地凡夫，欲登聖地，其事甚難，其道甚遠。今但持名，即得往生，既往生已，即得不退，可謂彈指圓成，一生取辦，如將寶位，直授凡庸，不歷階級，非漸教迂迴屈曲之比，故屬頓義。」(卍新續藏22，613c1-7 // Z 1:33，p.175a10-16 // R33，p.349a10-16)


� 參見清代釋行策《寶鏡三昧本義》卷1：「如善財南詢終至彌勒樓閣，不離當處而徧參，不出一心而行畢，一生圓證佛果，剎那頓越三祇，理事一如，體用皆正。」(卍新續藏63，220b5-7 // Z 2:16, p. 138, a1-3 // R111, p. 275, a1-3)


�（1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：「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，而其多至於五千卷。方其正法流行之時，人有聞半偈、得一句而悟入者，蓋不可為量數。至於像法、末法之後，去聖既遠，人始溺於文字，有入海算沙之困，而於一真之體乃漫不省解，於是有祖師出焉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以為教外別傳，於動容發語之頃，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。」(大正16，479 a11-18)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國禪宗史》(p.315 )：神會說「直了見性」；南方說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」。「直了」，「直指」，南宗學者自覺得比起北宗來，更有資格稱為「頓教」。


�（1）參見黃巖台宗裔孫比丘　諦閑述疏《楞嚴經序指味疏》卷1：「大乘唯佛獨稱，小乘，指阿羅漢，謂研真斷惑，名有學，真窮惑盡，為無學，今指小乘。言彈指超者，意顯斯經不歷僧祇獲法身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，可以頓超小果，言得道之易，猶彈指之頃也，無尚句，正顯獨勝所以。謂序主參尋如來所說五時法化，若言總攝化機，直指心體，乃至使人彈指頓超，立地成佛，莫過高尚於斯經矣。」(卍新續藏16，401c15-22 // Z 1:90，p.242d3-10 // R90，p.484b3-10)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香雲》(p.331 )：「菩薩行滿，佛陀果成；但勤耕耘，自能收穫，何需刻期求證？因為刻期追求，大抵為滿足虛榮心所驅使。而著相拘求，非僅心量狹小，且未免反增煩惱耳。佛法中雖有為接引一類誇大之眾生，或激發一類懈怠眾生，施設即身成佛，立地成佛等假名。」


（3）立刻、馬上之意。通常所謂立地成佛者，乃立刻、頓時成佛之意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三）》p.2148）


�（1）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卷1：「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，此人命終當生何處。其人今者雖復出家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，此人命終生何國土。」(大正14，418c6-9)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(p.31~32)：「彌勒菩薩之所以表現這種風格，因為在五濁惡世，菩薩的修行，應該重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慈悲、智慧……。如不修習這些功德，福德不足，慈悲不足，專門去修定斷煩惱，是一定要落入小乘的。彌勒菩薩表現了菩薩的精神，為末世眾生作模範，所以並不專修禪定，斷煩惱，而為了利益他人，多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慈悲、精進等功德。」


� 迂（ㄩ）緩（ㄏㄨㄢˇ）：遲滯；緩慢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717）


�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(p.7 )：


「佛法」中，含攝了五期的初期與二期，也就是一般所說「原始佛教」與「部派佛教」。


�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(p.7)：


「大乘佛法」中，含攝了五期的第三與第四期，我通常稱之為「初期大乘」與「後期大乘」。約義理說，「初期大乘」是一切皆空說，「後期大乘」是萬法唯心說。


�曼荼羅：梵語maṇḍala，西藏語 dkyil-ḥkhor。又作曼陀羅、曼吒羅、漫荼羅、蔓陀羅、曼拏攞、滿荼邏、滿拏囉。意譯壇、壇場、輪圓具足、聚集。印度修密法時，為防止魔眾侵入，而劃圓形、方形之區域，或建立土壇，有時亦於其上畫佛、菩薩像，事畢像廢；故一般以區劃圓形或方形之地域，稱為曼荼羅，認為區內充滿諸佛與菩薩，故亦稱為聚集、輪圓具足。在律中，亦有為避不淨，而在種種場合作曼荼羅者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五）》，p.4401）


�虛大師對「天、神」的包容，印順導師在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64 ~ p.65中就透露了這個訊息：


中國佛教的理論，真是圓融深妙極了，但如應用到現實，那會出現怎樣情形？近代太虛大師，是特長於融會貫通的！三十年發起組織「太虛大師學生會」，會員的資格是：返俗的也好，加入異教的也好，「去陝北」的也好。在大師的意境中，「夜叉、羅剎亦有其用處」（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）。後來，學生會沒有進行。會員這樣的雜濫不純，如真的進行組織活動，夜叉、羅剎（如黑社會一樣）會對佛教引起怎樣的負面作用？大乘佛教的寬容性，在有利於大乘流通的要求下，種種「方便」漸漸融攝進來，終於到達「天佛一如」的境界。我不反對方便，方便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方便有時空的適應性，也應有初期大乘「正直捨方便」的精神。如虛大師在『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』中說：「到了這時候，……依天乘行果（天國土的淨土，天色身的密宗）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，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」！虛大師長於圓融，而能放下方便，突顯適應現代的「人生佛教」，可說是希有希有！但對讀者，大師心目中的「人生佛教」，總不免為圓融所累！


� 模（ㄇㄛˊ）稜（ㄌㄥˊ）：喻遇事不置可否，態度含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1209）


�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( p.15 )：


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。請熟誦佛陀的聖教，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：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！」 


�珍攝：保重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540）


�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( p.a3 )：


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，少壯而衰老。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！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衰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！所以，我不說「愈古愈真」，更不同情於「愈後愈圓滿，愈究竟」的見解。


�《論語‧季氏》：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


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’”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：“得，貪得。”後因以“在得”為戒絕貪心的典實。


�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439 )：


風，「佛法」說是色法（「無上瑜伽」說心息不二），「輕動為性」，是不限於出入息的。如血液循環等，內身的一切動態，都是風的作用，所以『瑜伽論』說：「謂內身中有上行風，有下行風，……有入出息風，有隨支節風」。「無上瑜伽」說五風與十風，…… 兩類五風，合為十風。五根本風依左右鼻孔而出入：入從鼻孔入，經喉、心、臍中（與「丹田」相通）而遍及全身，又上行而從鼻孔出。修風也還是念出入息，只是方便不同。


�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438 )：


數脈中，有三脈是最重要的。 左脈名拉拉那（lalanā），右脈名惹薩那（rasanā），中脈名阿嚩都底（avadhūti）。中脈本來是從頂髻直貫密輪以及足心（湧泉穴）的，但頂髻輪有四脈，頂輪有三十二脈，喉輪有十六脈，心輪有八脈，臍輪有六十四脈，密輪有三十二脈，蓮華[摩尼]或婆伽有八脈，都與中脈──阿嚩都底形成脈結。而左脈與右脈，也是頭頂直到密輪，與中脈糾纏不清，而中脈不能暢通。所以修風直通中脈，是「貪欲為道」的要目。


�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439 )：「明點或譯春點（tilaka）：明點是人身的精液，但不限於（男）精子、（女）卵子，而是與身體的生長、壯盛、衰老有關的一切精液。依現代名詞說，如男女兩性荷爾蒙等。人在成年以後，會逐漸衰退，或不平衡（病態），或因體力，心力的消耗過分而早衰。在人來說，這是「生」的根源；約佛說，也是成就佛色身的根源。所以明點也稱為菩提心（bodhi-citta）。」


�印順導師《永光集》(p.194-p.195 )：四十一年所講的〈人間佛教要略〉說：「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，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，綜合而抽繹出來，所以不是創新，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」（《佛在人間》九九頁）。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（二頁）也說：「我不是復古的，也不是創新的，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」。


� 城邑（一ˋ）：城和邑。泛指城鎮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095）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41（1141經）：「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「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，糞掃衣重，我衣輕好，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。」(大正02，301c10-12)


�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6〈12 迦葉菩薩品〉：「善男子！若人信心無有智慧，是人則能增長無明，若有智慧無有信心，是人則能增長邪見。」(大正12，580b18-20)


（2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6：「雖有智慧而闕淨信，無信之慧增長諂曲，為止彼諂曲故


說信為頂，新學苾芻是釋迦種，雖有淨信而闕智慧，無慧之信增長愚癡，為止彼愚癡故說慧為頂。」(大正27，26c17-21)


（3）印順導師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(p.182 )：


如《大毘婆沙論》、《大般涅槃經》，都說：「有信無智長愚癡，有智無信長邪見」。重在信心而缺乏智力的，修學佛法時，又增長愚癡心，即不能分別邪正好壞，聽說什麼就信什麼行什麼。用現代的話來說：「有信無智長迷信」。


�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(p.69)：「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（非「鬼化」的人生佛教），而想進一步的（非「天化」的）給以理論的證明。」


�道聽塗說：泛指沒有根據的傳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1087）


�淳（ㄔㄨㄣˊ） 樸（ㄆㄨˇ）：敦厚，質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1411）


�瞻（ㄓㄢ）相：1.看人相貌以卜吉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263）


�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28（784經）：「何等為正見？謂說有施、有說、有齋，有善行、有惡行，有善惡行果報，有此世、有他世，有父母、有眾生生，有阿羅漢善到、善向，有此世、他世自知作證具足住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(大正02，


203a4-9)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( p.176 )：「知因果，知善惡，知有前生後世，知有沉淪生死的凡夫，知有超出三界的聖者……等等。信解得這些，才算具備世間正見（世俗慧）」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〈27清信士品〉：「我弟子中，初聞法藥，成賢聖證，三果商客是。第一智慧，質多長者是。」(大正02，559c9-10)


�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4〈5布施波羅蜜多品〉：「有二種田！云何為二？一者悲田，謂諸孤露貧窮困苦。二者敬田，謂佛法僧、父母、師長。」(大正08，884c17-19)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36（997經）：


時，彼天子說偈問佛：「云何得晝夜，功德常增長？云何得生天，唯願為解說？」


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「種植園果故，林樹蔭清涼，橋船以濟度，造作福德舍，穿井供渴乏，客舍給行旅，如此之功德，日夜常增長，如法戒具足，緣斯得生天。」時，彼天子復說偈言：「久見婆羅門，逮得般涅槃，一切怖已過，永超世恩愛。」(大正02，261b3-14)


� 參見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〈出家更接近了人間〉(p.9-p.12)。


�《中阿含經》卷6（28經）《教化病經》：「我名須達哆（Sudatta），以我供給諸孤獨者，是故舍衛國人呼我為給孤獨。」(大正01，460c11-13)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30（860經）：


佛告梨師達多及富蘭那……長者白佛：「我在家中所有財物，常與世尊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等共受用，不計我所。」(大正02，218c29-219a20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〈34 等見品〉：


摩呵男曰：「我今沒在水底，隨我遲疾，使諸釋種竝得逃走。若我出水，隨意殺之。」


流離王曰：「此事大佳。」是時，摩呵男釋即入水底，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。(大正02，692a2-6)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13（311經）：


佛言：「善哉！富樓那！汝善學忍辱，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，汝今宜去度於未度，安於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」(大正02，89c13-16)


� 麤（ㄘㄨ） 獷（ㄍㄨㄤˇ）：粗野；粗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1311）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4（98經）：


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五百具犁耕田，為作飲食。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，白言：「瞿曇！我今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，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」


佛告婆羅門：「我亦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」


婆羅門白佛：「我都不見沙門瞿曇若犁、若軛、若鞅、若縻、若鑱、若鞭，而今瞿曇說言：『我亦耕田下種，以供飲食。』」


爾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：「自說耕田者，而不見其耕，為我說耕田，令我知耕法。」爾時，世尊說偈答言：


「信心為種子，苦行為時雨，智慧為時軛，慚愧心為轅，正念自守護，是則善御者。包藏身口業，知食處內藏，真實為真乘，樂住[13]為懈息，精進[14]為[15]廢荒，安隱而速進。直往不轉還，得到無憂處。如是耕田者，逮得甘露果；如是耕田者，不還受諸有。」


時，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：「善耕田！瞿曇！極善耕田！瞿曇！」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世尊說偈，心轉增信，以滿鉢香美飲食以奉世尊。世尊不受，以因說偈得故。即說偈言：「不因說法故，受彼食而食。」


[13]為懈息＝無懈怠【宋】。[14]為＝無【宋】【明】。[15]廢＝癡【宋】。 (大正2，27a11-b11)


�貶（ㄅ—ㄢˇ） 抑（一ˋ）：壓低和抑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122）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21（567經）：


時，質多羅長者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
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、無相心三昧、無所有心三昧、空心三昧。云何？長者！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？為一義有種種名？」………。


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。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，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，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，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，常住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。」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種種味？」答言：「尊者！謂貪有量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，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復次，無諍者空，於貪空，於恚、癡空，常住不變易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法一義種種味。」(大正2，149c10-150a11)


�龍樹菩薩造《大智度論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亦是毘尼中結戒法，是世界中實。」(大正25,66a4-5)


�龍樹菩薩造《大智度論》卷13〈1 序品〉：


「尸羅(秦言性善)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。」(大正25，153b9-10)


�龍樹菩薩造《大智度論》卷46〈18摩訶衍品〉：


「十善道為舊戒……復次，有二種戒：有佛時或有或無；十善，有佛無佛常有。」(大正25，395c8-12)


�龍樹菩薩造《大智度論》卷13〈1序品〉：


「尸羅(秦言性善)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」(大正25，153b9-10)


�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44：「尸羅者是數習義，常習善法故曰尸羅。」(大正27，230a4-5)


�（1）《增支部（十集）》（176經）：「有一類者斷殺生、離殺生，棄杖、棄刀，有恥、有慈悲，利益哀愍一切之生類而住。」（日譯南傳22卷下，p.213）


（2）《雜阿含經》卷37（1039經）：「謂有人不殺生，離殺生，捨刀杖，慚愧，悲念一切眾生。」(大正2，271c22-24)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37（1044經）：「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。云何殺彼？」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」(大正02，273b16-18)


�《中阿含經》卷35（144經）《算數目揵連經》：「如來先教：『比丘！汝來身護命清淨，口、意護命清淨。』目揵連！若比丘身護命清淨，口、意護命清淨者，如來復上教：『比丘！汝來觀內身如身，至觀覺、心、法如法。』」(大正01，652b1-4)


� （1）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9：「爾時，有人著鎧持弓箭，入精舍中，脫鎧放仗止息樹下，精舍中庭前，沙地有眾鴿鳥，在中戲食，時尊者優陀夷見鳥已，即語長壽，借我弓箭試我手看。答言：可爾，即捉弓并注五箭，挽弓放發射殺五鴿，即取搣毛，以木貫之，持授世尊，此是鳥肉。佛言：何處得？答言：有人著鎧持弓箭至精舍庭前，止息樹下，從借弓箭，試手射鳥，本習射法，猶故不失。佛言：癡人！此是惡法，應早捨棄，方言本習手猶故在，汝常不聞，我以無量方便，毀訾殺生，讚歎不殺，而今作是惡不善法，此非法、非律，非如佛教，不可以是長養善法。諸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！眾生應起慈心救護，云何優陀夷反奪其命而無慈心？佛言：不但今日不起慈心，過去世時已曾如是。如釋提桓因《本生經》中廣說：佛告諸比丘，依止毘舍離城住者，皆悉令集，以十利故，與諸比丘制戒，乃至已聞者當重聞，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夜提。」(大正22，377a26-b15)


（2）《毘尼母經》卷4：「有於一時闡陀比丘，作房用有蟲水和泥。諸檀越見慊言：云何比丘無慈心？佛因而制戒，從今已去，比丘不得用雜蟲水和泥作房，若用得波逸提，房舍竟。」(大正24，824b1-4)


� 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參見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（p.117-p.140）。


� 〈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〉，參見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（p.305-p.323）。


� 普洽（ㄑㄧㄚˋ）：遍及；普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776）


� 浩然：正大豪邁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1214）


� 充塞：充滿塞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258）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5〈50成辦品〉：「先世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時，雖問中事，不如說行。是人或時欲聞、或時不欲聞，心輕不固、志亂不定。譬如輕毛隨風東西。」(大正08，329b11-13)


�（1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〈2學觀品〉：「諸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，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應圓滿空解脫門、無相解脫門、無願解脫門，三解脫門不可得故。」(大正05，12a3-6)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( p.62 )：「空是重於無常、無我的世間；無相是離相以外，更表示出世的涅槃；無願是厭離世間，向於寂滅的涅槃。」


� 陳健民著《曲肱齋叢書》，編入《現代佛學大系》第38-41冊。此段出處待查。


�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1〈3 菩薩行品〉：「十善菩薩發大心，長別三界苦輪海。」(大正8，837b13)


�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8〈12迦葉菩薩品〉：「自未得度先度他，是故我禮初發心。」(大正12，590a22)


� 糜爛：腐爛；腐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239）


� 一意孤行：指不聽勸告，固執地照自己的意思行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93）


� 治生：經營家業；謀生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1124）


� 童蒙（ㄇㄥˊ）：幼稚愚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391）


� 酒肆：酒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1383）


�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：「執持正法，攝諸長幼；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；遊諸四衢，饒益眾生；入治政法，救護一切；入講論處，導以大乘；入諸學堂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舍，示欲之過；入諸酒肆，能立其志」(大正14，539a25-29)


�印順導師《青年的佛教》( p.26–p.35 )：


「勝樂國的妙峰山中，有一位德雲比丘（老實念佛），你去參訪修學」…「南方的海門國，有一位智慧如海的海雲比丘（佛教的名學者），」…「離此地六十由旬的南方海岸國，善住比丘（入眾無礙）在那邊弘法。」


� 鬻（ㄩˋ）：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924）


�參見印順導師《青年的佛教》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（p.21�- p.135）


� 四種正行：1、自作，2、教他作，3、讚歎他人作，4見他人作而心生歡喜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37（1059經）：「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何等為四十？謂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；乃至自行正見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讚歎正見功德，見人行者心隨歡喜，是名四十法成就。如鐵槍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。」(大正2，275c8-14)


� 袪（ㄑㄩ）除：除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47）


� 歎息：嘆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470）


� 無辭（ㄘˊ）：沒有言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160）


� 護摩：梵語homa。意即焚燒、火祭。又作護魔、戶摩、呼魔、呼麽。或意譯作火祭祀法、火供養法、火供養、火供、火法、火食。即於火中投入供物以作為供養之一種祭法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七）》，p.6869）


� 參見 印順導師《太虛大師年譜》(p.485-p.486)。


� 雜濫：繁多蕪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，p.880）


�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：「今我喜無畏，於諸菩薩中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」


(大正09，10a18-19)


� 萌芽：比喻始發或初生的事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440）


� 侵蝕：逐漸侵害使之毀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1430）


� 參見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編　學行》〈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〉(《太虛大師全書》18，p.13）。


�（1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136 )：


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所傳，如《佛種姓經》說：從然燈佛授記，到迦葉佛，經歷了「四阿僧祇又十萬劫」。授記以前，沒有留下傳說。從然燈佛起，逢事二十四佛，才圓滿成佛。


（2）《佛種姓經》（日譯南傳41，p.219以下）。


� 無著菩薩造《攝大乘論》卷3〈5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〉：「於幾時中修習十地，正行得圓滿…


於三阿僧祇劫修行圓滿，或七阿僧祇劫，或三十三阿僧祇劫。」(大正31，126c1-3)


�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7〈1 序品〉：「聲聞、辟支佛集諸功德、智慧不久，或一世、二世、三世；佛智慧、功德，於無量阿僧祇劫廣修廣習，善法久熏故，於煩惱習無復餘氣。」(大正25，261a29-b3)

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9〈4 往生品〉：「舍利弗！有菩薩摩訶薩無量阿僧祇劫修行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釋曰：是菩薩雖種善根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以鈍根雜行故，久乃得之。以深種善根，故必得。(大正25，343c15-19)


�龍樹菩薩造《大智度論》卷4〈1序品〉：「佛言：「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」；何以故言「三阿僧祇劫」？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。」(大正25，92b7-9)


�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八編　律釋》（p.19- p.23）：有關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，故特提出說明之。甲、非研究佛書之學者……乙、不為專承一宗徒裔……丙、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……丁、為學菩薩發心修行者。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28（788經）：「假使有世間，正見增上者，雖復百千生，終不墮惡趣。」


(大正02，204c11-12)


�《中阿含經》卷49〈1雙品〉（190經）《小空經》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。」(大正01，737a4)


�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0：「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故，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(大正30，813a6-8)


� 瀕（ㄅㄧㄣ）臨：接近、將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2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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